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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凝视民间艺术
追忆黄永松和他的《惠山泥人》

惊蛰前一天，也就是2024年3月
4日，凌晨4时30分，《汉声》杂志创办
人黄永松先生走完了他81岁的人生
之旅。获此消息，颇为意外。我无缘
与黄先生相识，但我刚放下他和他的
团队编著的《惠山泥人》，仍沉浸在深
深的感叹和无边的遐思中。

《惠山泥人》这部巨著共有三册，
500多页，最早出版于2003年，有繁体
和简体两个版本，过了 20 年才读到
它，我有相见恨晚之感。

今年元旦后，我把研读惠山泥人
题材的著作作为课题，先后在市、区
图书馆和朋友处借来了近 10 本专
著。比较而言，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它们都无法与《汉声》版《惠
山泥人》比肩，它至今仍是惠山泥人
研究未能逾越的高峰。此书给我很
大的震撼，为此还做了数万字的摘
录。

《汉声》版《惠山泥人》在无锡存
量不会很多，3 月 10 日，我聆听了此
书的重要当事人——惠山泥人著名
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南仙的
追忆，现就此书的内容、出版过程和
影响、意义作简约概述。

11天零距离的采访

1998 年 10 月 11 日，小雨转阴。
这是黄永松忙碌的一天。上午 9 点
钟，他率刘道广、张思惟、冯利、刘镇
豪一行5人离开南京，到达无锡站后，
由惠山泥人大师喻湘涟和她的小女
婿接到华宫大酒店（原光明内衣厂
旁）入住。稍事休息，下午2点他们就
急急忙忙地赶到不远处的喻宅。他
们要在这里完成惠山泥人制作全过
程的拍摄，主角就是喻湘涟、王南仙
两位大师。

喻宅是一幢普通的两层小楼，位
于今天的锡山大桥东南侧，当年叫孙
家桥的一条小巷子。喻、王两人退休
后就在这里“上班”。84岁的王南仙
回忆当年，仍记忆犹新：“喻老师比我
大一岁，当年她 59 岁，我 58 岁，我们
搭档几十年了，她擅长泥塑，我对彩
绘是‘吃粒瓜子香香’。黄先生跟我
俩也已相识多年，我俩退休后已加入
了汉声与东南大学合作创办的中国
民间艺术研究所，他是经张道一教授
推荐找到我俩的。”

原计划工作地点放在一楼，黄先
生看后感觉到空间太小，光线也比较
差，就调整到了二楼。大家一阵忙
乎，调整了二楼的桌椅、床等家具，还
在二楼阳台临时搭起棚子，作为喻老
师捏塑的地方，临窗的室内是王老师
彩绘的地方。当晚工作团队进行了
分工，由张思惟、刘道广拍摄喻老师
的泥塑，刘镇豪、黄先生拍摄王老师
的彩绘和装銮。

“黄先生率团队来无锡，零距离
地采访我们，是为对惠山泥人的制作

做彻底的整理、收集、研究。在前一
天，也就是10月10号，他们就开始做
了准备，工作组分头在南京汇合，并
拟定工序手法，进行了热身。从那天
开始，总共11天。”王南仙说。

正式拍摄从10月12日开始。工
作组计划，每天上午8点到达喻家工
作，下午5点收工。翻看当年的《工作
日志》，上班时间基本是保证的，但下
班基本做不到，大多要到晚上8点，还
有几天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可见工
作强度相当大。

开始的两天有个磨合过程，由于
拍摄要喊“停”，让两位大师很不适
应。因为程序是连贯的，一旦停了，
往往影响到下道程序的进行。这个
问题二三天后就解决了，两位大师都
掌握了叫停的环节，清楚拍摄的要
点，会自己停下来叫“拍”。

喻宅一下子多出四五个大活人，
顿时显得拥挤起来。喻老师在阳台
上，虽然相对宽松，可是太阳忽有忽
无，给摄影曝光带来很大的不便。王
老师每天回家的公交车，到了晚上6
点后就结束了，她在彩绘完成后就先
行离开。此时喻老师他们就转移到
二楼室内，打开光源，抓紧工作。

黄先生在这 11 天中，也有几次
“碰巧”，使他在无锡的日子，既充满
了变数，又收获着快乐——10月13日
那天，黄先生安排好工作，准备取道
南京回台北，巧的是台风已逼近台
湾，老天把黄先生留下了；黄先生在
聊天中流露出了对江南芋头的眷恋
之情，喻老师和她母亲放在心上，14
日那天让黄先生如愿以偿；15 日晚
上，由喻老师小女儿安排，他们在湖
滨饭店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17日是
黄先生的生日，大家早餐吃了一碗无
锡银丝面以示庆贺；19日晚归旅馆途
中，黄先生他们在高巷口意外地遇到
了唱滩簧卖梨膏糖的草台班，他们也
是看得津津有味。

历时八年巨著出世

紧张而难忘的采访结束后，喻、
王两位大师的工作还在继续。在黄
先生的指导下，她俩担纲，一起合作，
清理出以她俩为中心的惠山泥人百
年来的师承关系，她俩寻访故旧，寻
找资料。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人事复
杂，所以多次修改也是势所必然。

还有一项工作，是对昔日惠山古
镇原貌的追寻。编辑们数次来到惠
山，在仅存的旧屋中拍照、速写。但
半个世纪的变化，老街早已物是人
非。在黄先生他们的指导下，从小生
活在寄畅园的王南仙、生活在上河塘
的喻湘涟，头顶烈日，一处一处走动，
细说各处是何家店铺、门面如何、屋
顶如何。此时，惠山古镇的修复改造
已经开始，白墙上的“拆”字，在提醒
他们抓紧拍摄留资料。“1949 年惠山
泥人耍货店、祠堂分布图”，这是迄今
最详尽最权威的资讯，为古镇的修复
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这样等待了8年，2005年《惠山泥
人》正式出版了。又过了一段时间，
一套三册沉甸甸的巨著，送到了两位
大师的手上。“没想到是这么厚的书，
我俩各收到了好几套。真让我们想
不到，简直是喜从天降！”王南仙大师
忆及当年仍然喜气满面。

第一册包括“论述篇”与“图录
篇”。论述篇介绍了无锡市惠山镇的

优美环境，捏塑泥人的源起和传说，
著名品种大阿福与手捏戏文，以及知
名的老艺人们。图录篇主要收录了
无锡泥人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收藏
的珍贵惠山泥人，以及两位师傅仿做
的传统泥人，总共600多件。

第二册首先呈现的就是 1949 年
惠山泥人街区原貌图，泥人店和祠堂
鳞次栉比，可遥想当年的情景；接着
是汉声编辑们11天采访两位大师的
工作日志；然后是相关的论述，梳理
近百年来惠山泥人的历史，厘清苏州
泥人和惠山泥人的消长变化。接着
从三千多道程式工序中，归纳出“捏
塑十八法”“彩绘七法”，是技法层面
的整理、分析、归纳，基本涵盖了惠山
泥人中不同品种、不同角色的工艺特
点。工艺记录之后是喻、王两位大师
和喻老师母亲蒋兰英三人的自述和
记述，她们从艺一生，酸甜苦辣，言尽

而意犹未尽。最后是喻湘涟、王南仙
师承关系表，这是惠山泥人业技艺传
承的主要脉络。

第三册“工序篇”记录了惠山泥
人制作的全过程。用数千幅图片，展
示了二十四种泥人的捏塑和彩装，记
录了3200多道工序。对比师傅的要
诀、手法、心法，归纳并厘订了“捏塑
十八法”——印、搓、捺、摘、捏、推、
拉、扳、剪、包、镶、拍、挤、滚、捋、挑、
捻、戳。“彩绘七法”——拓、涂、勾、
点、掸、晕、刷。“装光四法”——剪、
削、黏、扯。

对此，王南仙说：“这些手法都是
历代师傅积累的经验，以前我们只会
做，或者各家口传心授，从未有过文
字的具体解释和流传，是这项手艺最
详尽的记录。”

“留住手艺篇”则集中了国内学
者专家重磅级的论文，以及他们由衷
的心声。汉宝德《保存玩泥巴的文
化》中说，保存数百年的传统手艺等
于保存民族的灵魂；林谷芳《工、艺、
道的连接与转化》呼吁以“艺”入

“道”，重视工艺；林保尧《真情记实
最美薪传》认为，善用科技手法，报道
不受重视的传统工艺，并归纳出程式
化手法，有如传统建筑之《营造法
式》，是件重要的事。张道一《传统如
流水》总结惠山泥人主题多年工作的
目标与过程，阐明民间手艺的传承与
演变，犹如流动的水。

“我们以一套三册的出版，向老
艺人们致敬。每一项手艺都应该得
到这样的尊重和珍惜，因为他们的手
艺是即将从我们身边消失的一种文
化。希望藉由文章与图片，让大家增
加更多地了解，共同努力留住手艺。”

《汉声》在出版序中表达了心声。

他与惠山泥人同在

黄永松从1971年起，半个世纪编
办《汉声》，坚持深度记录民间文化。
资料显示，他第一次看到惠山泥人的
实物，是在到大陆之后在张道一教授
家，他为精美的惠山泥人所震惊。为
发掘这项民间工艺的魅力，1995 年，

《汉声》与南京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合
作创立了“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所”，第
一项工作便是对惠山泥人考察、整理
和传授。

为完成这个专题，他们曾希望通
过相关人员、相关部门，提供历史作
品的拍摄，结果却无功而返。不得已
黄先生只得到苏州、上海、南京等地
去收集资料。幸好在南京遇到徐影
秋、吴山两位专家，他们在上世纪50

年代，收集整理了早期的惠山泥人作
品，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为了拍好这些早期作品，黄先生
请扬州摄影家王虹军、北京编辑陈密
专程赶来南京工作。在友人和关心
惠山泥人的社会人士的帮助下，逐渐
丰富了资料的收集。几年的历练，竟
使他们成为“泥人专家”，掌握了对惠
山、苏州两地泥人作品的辨识能力，
纠正了南京博物院两地作品混淆的
情况。

泥人戏文的拍摄告一段落后，紧
接着的问题是戏名剧目的确定，黄先
生他们搜集、研读相关文献，熟悉那
个历史时段流行于民间的戏文情况，
还先后到江苏省京剧院、昆剧院查核
剧本资料，回到台湾后又请专家对某
些未能定论的剧名提供意见，硬把自
己逼成了“戏剧专家”。

黄永松编办杂志五十余年，长年
投入民间文化采集与田野调查，以影
像为民俗艺术留下系统性的珍贵记
录。除惠山泥人外，他的团队记录了
陕北剪纸、贵州蜡花、山西面食、中国
结、蓝印花布等5大种10类56个项和
几百个选题，建立起中华传统民间文
化基因库。

“汉声不是一家寻常的公司，黄
先生与员工的关系，更像是传帮带的
师徒关系。黄先生小我2岁，他对我
们十分尊重，工作作风也十分严谨。
他们的选题都是那些不被重视、将要
消失的、活生生的中国传统民间文
化，一旦选定则不计成本，可以花上
五年十年只为做好一部书。黄永松
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只要有惠山
泥人在，他就永远在！”王南仙动情地
说。


